
 

 

第一章  绪    论 
著名文化学者叶舒宪在总结文学功能时明确指出：“文学何为：人类精神的自我救

援。”①显然，人类是符号动物，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文学生物”。推而广之，文学是人

类共同的语言，文化是观测社会语态和人类行为的解读密码，是人类争夺话语权的舞台。 

自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相遇，一百年来，尤其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现实应用，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大批有立场、有理想、

有创造的优秀作家，以铁肩担道义，用妙笔著文章，自觉站在“文化人类学”的思想高度，

紧紧抓住“人类”意义的精神内涵，将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民族、宗教、神话、自

然等核心符码，视为一个彼此融合、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努力让文学生长在

时代文化的深厚土壤里，以“天下观”的总体视域进行由“文学民族性”向“文化世界性”

转化的思想创造和文本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以人为本，“以文化

人”，贯通 20 世纪的人文动脉，追求文化人类学的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和美学高度，越来

越呈现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发展趋势，彰显出人文精神的格局与气度，向生命阐释一切

存在的可能性。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作为文坛“航空母舰”的长篇小说，以人为

本，深入探索与发现人生逻辑与现实存在间的种种关系，其核心指向生命“圆融”的灵魂

高贵。学者普遍认为，“所谓写小说，就是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其中不可通约的一面推

向极致。身处生活的繁复中，试图对这种丰富性进行表征，小说所揭示的是社会生活的深

刻困惑。”③确实如此，长篇小说在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刻困惑的过程中，努力打造充满张力、

智慧和温暖的世界，愈加呈现“文学人类学”升华为“文化人类学”价值的立体性、多维

性和开放性，实现由文学“我者”向文化“他者”的整体辩证拓展。这种独具“文化人类

学”魅力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紧贴现实的“生活流”和富有冲击力的“世界波”，汇聚起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情诠释了普世“人学”的社会主题，不仅促

进了文学艺术与时代脚步同频共振的繁荣发展，也给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

机会，打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显著提高。

“中国故事”的世界性叙事，承载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理念，正在

建构起 21 世纪人类文化的“跨太平洋诗学”，进一步提升世界话语谱系的“中国性”，呈

现时代风云与人类神情多维映照的世间魅力，与世界文化产生强烈共鸣，不断增强民族文

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中国的话语权。优秀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篇章，其人文价值贡献率达到历史性新高，具有里程碑意义。 

守住文学的方寸，就是守住生命的灵魂；拓展文化的空间，就是创造人类的容颜。 

                                                        
①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教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② 张少康. 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德]瓦尔特·本雅明. 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 李茂增，苏仲乐，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2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建构 

“伟大的作家必是哲学家。”①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越困惑，文学越执着，进而文本

的精神内涵也就越深刻。无疑，文化的发展和深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一定具有连带性、

综合性、整体性、辩证性和趋向性，必将出现由表及里和从内至外的全局性变化。中国当

代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趋向，呈现整体性建构与拓展的可喜态势，以优秀长篇小说为代

表的多种体裁，著“人”而歌，群起而舞，文坛上掀起“文化人类学”思想质地和艺术修

为的时代主潮。一大批优秀作家努力从生命图腾的肌理中发掘内在的规律性价值本质，在

市场经济“重金属”压迫下共同打捞沉落深海的人性“黑匣子”，进而探求生命世界的精

微与广博，用心修复一颗颗已经畸形的灵魂。优秀长篇叙事小说努力寻找人类社会的精神

家园，整体上行于从文学到文化、从人群到人类、从“高原”到“高峰”的人文征程，实

现了对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艺术创造的历史性突破。 

黑格尔(Hegel)指出，“艺术的概念正如国家的概念一样，既需要有一个为个别方面所

共同的目的，又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实体性的目的”。②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是通

过重要作家和优秀作品来实现的。我们说，“在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小说与人生、文学

与存在、文化与人类，这些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的‘世界观’，到底是何种样态？都存在着

哪些隐秘关系？在时代变化的复杂现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什么样的‘入场’‘在场’与

‘占场’的奋进状态，进而形成长篇叙事的人文‘气场’，构建起一种符合人类情感的文

化逻辑，探索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立体化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主题”。这些

问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人类文化亟待深入研究和阐释的时代课题。 

目前，国内外对个体作家作品中“文化人类学”思想与样态进行分析研究，存在零星

化、单体化的情况，多为一人一议，一文一说，还没有形成立体化、纵深化、多维度的研

究成果。而围绕群体作家作品“文化人类学”的建构与拓展，进行贯通 20 世纪的综合性研

究，尤其是对新中国 21 世纪长篇叙事小说中的“文化人类学”因子进行整体性、格局性和

趋向性的深入研究，进而全面阐述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智慧和普适意义，学术界

还没有先例。 

本书共十一章，总计约 24 万字。主要以曹文轩、魏巍、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迟

子建、柳青、阿来、苏童、韩少功、张炜、姜戎等优秀作家的多部长篇小说为主体范例，

以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经典理论著作为学理依据，直面新中国文学现场，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建构与拓展，做出哲学、美学、民族和历史维度的纵向论述。

同时结合优秀作品加以横向阐释，不仅注重文本的个体价值，更注重叙事的群体哲学，深

入勘探、考察生命内部无以穷尽的人类文化存在的可能性，进而重点推论新中国“文学人

类学”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立体化价值存在，分析中国文学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普适意义，着力构建一种安放灵魂的文化容器，孕育每一粒生命中饱含无限可能的种子，

给出世间民众每天醒来都充满无限希望的理由，在人生的凡性中寻找人类的“神性”。 

一个时代的肉身觉醒，必将是灵魂的文化诗学。 
 

                                                        
① [法]阿贝尔·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 杜小真，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二章  “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要义与外延 

文化学者从国际视域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人类学”，就必须要从本源上阐述何谓“人

类学”。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对人类自身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的一门

理论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是着重从自然界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角度对人类自身

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人文学科群，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人类学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滥觞

的重要价值，其研究主题着重体现人类生物性基础的文化性，同时追溯人类文化之当代特

质的源头与演变；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包括人的体质与

文化变迁的理论学问。三种观点大同小异，不过学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第二种观点

最早见于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类高尚品德及行为的理论阐述。

它的核心要点在于突出人类学的“人文学科群”和“人类生物性基础的文化性”，也就是

把人类学的狭义性、广义性和延展性，都留出了起源定位与集群式涵濡的文化内涵空间。 

由于“人类学”核心要点具有集群式的广阔文化空间，自 1501 年德国学者首次使用“人

类学”一词以来，“文化”(culture)便成为“人类学”学科主要概念与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深知文化之于“人类学”生命

意义的重要性。1871 年，他在代表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对“文化”做出

了科学的定义，泰勒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定义“文化”的人。泰勒指出：“文化

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泰勒的《原始文

化》是人类学文化意义与价值观的经典之作。同样地，他对“文化”内涵的科学定义，也

具有理论要义的经典性。至今，《原始文化》仍然是我们深入理解、全面阐释当代中国社

会转型发展进程中文化问题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准则。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具有人

本属性的根基性。“文化人类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无论东西方理论学派如何对其进

行狭义与广义的划分界定，其实质都是一门以人类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狭义概念

的“文化人类学”，是指针对“异文化”的自身性研究，基于“田野工作法”对特定人类

群体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在西方少数国家，把狭义概念的文化人类学称为“民族学”

或“社会人类学”。广义概念的“文化人类学”，是目前普遍流行并被学者广泛运用的主

要观点。本书所论述观点的内涵与外延，是广义概念上的“文化人类学”。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被认为是一门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不同时代、

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和意义的学

科，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三个分支学科”。②由此可见，“文化人类

                                                        
① 周大鸣.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② 周大鸣.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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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具有考古意义的本源性、语言能效的交流性和民族范围的族群性，其基本研究方法为

考古化的实地考察法、语言结构的思维情境论和民族文化的分析比较观。文化人类学与内

蕴广博的社会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人类学始

终带有与时俱进的“文化解放性”。 

“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本我”“自我”“他我”多维组成

的“人”为根基。人是一种极具文化性的动物，其文化能力根植于人类的生物本性，这种

本源化的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人类学”的生命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进一步讲，人类的

生物性、文化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转化平衡，为文化人类学的根本存在和现实意义奠

定了无穷无尽的科学价值。从理论上看，尽管 200 多年前，“人类学”学科衍生出“语言

人类学”“政治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军事人类学”

“哲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

类学”“旅游人类学”等诸多分支。但是，最具根本性、涵濡性和全局性的“文化人类学”，

永远是人类学的“首学”，正不断呈现与生俱来的蓬勃生命力和时代文化价值。 

20 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本身涵盖的文化“相对论”、文化“比较观”和文化“整

体观”，使其本质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和实际应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化人

类学的影响和应用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它越来越展现出独特

而有影响力的文化价值。显然，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其实都是文化意

义上的辩证问题。文化本质的共享化、递进化和整合化的社会效应，都会产生文化逻辑的

解决方法，由此必然创造出“文化人类学”的广阔外延。对“人”的学问的丰富性和无穷

性赋予它生命存在的世界观。多少年来，“尽管文化人类学家的发现经常形成对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结论的挑战，但是，对他们来说，人类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为它

是唯一一种一贯地纠正受文化束缚的主张”。①无疑，“文化人类学”在文学领域中的方法

论、世界观和审美创造，一定会如唐代尚颜所言，“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第二节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三个定义不同的专属

概念。 

本书所指的是“文学的‘文化人类学’”。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文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这

两个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专属学科概念。从宏观上看，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很大的关

联性和共融性，彼此相互交叉、融会贯通。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专业方面通常被理解为以人

类学视野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这是文学研究者在人类学影响下探索出的一个跨学科领

域。“如果从人类学专业立场看，文学人类学又可称为‘人类学诗学’，是以文学方法展

开民族志写作的创新性表述方式，目的是尽量避免西方科学范式和术语在表述原住民文化

时的隔膜与遮蔽作用，尽可能带有感性地、完整和丰富地呈现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②而

                                                        
① [美]威廉·A.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鹏，张钰，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②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教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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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在本书的第一节已作具体介绍，它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

具有人本属性的精神根基性，是一门以人类文化为主要思考和研究对象的学科。尤为重要

的是，文化人类学具有“文化的共享性与习得性”。①由此，文化的实践性与功能性、文化

的适应性与变迁性便有了根基与条件。 

在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中，“文学”一词是“文化人类学”的定语，既是根本前提

条件，也是一种范围界定，其核心在于文学属性的内涵与外延，是“文化人类学”在文学

专属领域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它指作家的思想站位、人文情怀、叙事创造、审美修为

和思想艺术追求，表现为文学作品中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精神属性、叙述特质和美

学神态。作品中“以文化人”的文化人类学因子和气质丰富而立体，形成文学作品普适性

和人类性的思想脉络与艺术表现。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具有“乡土质地”的人文情怀。土地的存在，处处充满着情感

建构中的人文社会价值，优秀文本通过展现变幻无穷的世界图景，诠释“三农”现实榫卯

处的生命辩证法，用“土命”之笔演绎文化人类学的隐秘“法则”，播种农耕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希望之果，彰显大地母亲的哲学根基。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是书写“民族意识”的人类寓言。中国当代文学传统意义上的

“民族文学”已从民族化升华为民族志，由“民族记忆”逐渐形成“民族意识”，一步步

向“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地带拓展。地方性知识的国际化视野，凝聚出一种强大的“民族

志”精神力量，帮助作品穿越存在主义的现实“黑洞”，建构和描绘人类世界的精神寓言。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从人类中心主义或“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转向以生态整体

利益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崇尚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无限生机，倡导“天人

合一”“物我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文明观。“中国生态文学具有独特的渊源和哲学

根底、内涵特质与类型样式，显示出独特的价值与中国表达。”②由此创造出社会生活文化

赋能的现实可能性。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充分展现战争的精华是文化命运的展开。在中国革命筚路蓝缕、

改天换地的百年历程中，对带有历史标志性质的重大战事给予“军旅人文”的史诗性追求，

塑造出属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学形象，由此诞生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进

而回应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体现“普适意义”的生命观照。在世间冷暖的生命地带和灵魂

时空中，它与时代前行的脚步同频共振，深切表达对民众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在中国社

会转型的现实图景里，真诚而深沉地面向世界，坚守并弘扬人类文明的生命光辉。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还努力“重述神话”，对人类的童年进行文化意义上的生命演

绎，以此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生动阐述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围绕人类的思想

文化观念，它通过文学进一步论证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大千世界之间的关系。 

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作家大多自觉采用“田野调查法”，把人类学从维多

利亚时代的“安乐椅”上带到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他们充分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

论，以更多、更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在艺术创作中探索“文化人类学”的实践路径。 

                                                        
① 周大鸣.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② 李朝全. 生态文学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表达[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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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主要以作家思想和作品文本为

基石，贯穿 20 世纪以来的人文现场，尤其着重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现场的优秀长篇小

说文本。研究旨在探讨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一步提炼中国社会

转型期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追求彰显人文精神格局与气度的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和美学

高度。可以说，论述文学“文化人类学”的根本目的，就是紧紧抓住“人类”意义的精神

内涵，着力打破学科视域的局限与桎梏，把文学、历史、民族、哲学、美学、国学、宗教、

神话、生态等视为一个彼此融合、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研究注重将文学作为

人类社会的共同语言，放到世界文化意义的总体格局中去，进而实施“文学性”向“文化

化”转化过程中的文本思想与艺术实践的考察、挖掘、锻造和升华，从文学的“叙事治

疗”向文化人类学的精神实质迈进。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文化人类学”思想为核心，阐

述新中国文学价值与意义所实现的再开创和再扩容，真情呼唤一个社会变革中凤凰涅槃的

文学世纪复兴，更好地构建和延展“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学世界观，为转型社会的时代

现场送上抚慰灵魂的文学关怀，给世界文坛的“东方叙事”增添了人文天下的中国神采

和气概。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在现代中国：相遇与接受 

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学派的重

要代表人物。20 世纪初，克罗伯就坚定地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人类学时代”。如果仅仅

从学科领域的角度讲，克罗伯认定的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理论突破，因为此观点的

专业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意义。但是，我们若从人类学体系的建构上来看，100 多年前，人类

学的学科体系在西方确实已进入具体实施和全面推进阶段。在此期间，文化的实质内涵越

来越上升至人类学的核心地带，“文化人类学”成为西方理论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并在世

界上得到广泛认同和有效传播。 

1871 年，泰勒出版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原始文化》，对原始人类

的精神文化现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全面阐述了关于文化发展阶段和脉络走向

的独到见解。泰勒提出的奠基性、标志性的思想观点，对于“文化整体性”的理论界定，

至今仍是理解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20 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宣传和引入西方的进步思想文化，打开国

人的文化视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时期，泰勒的《原始文化》

被译介到中国，由此，“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这赋予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人类学的整体视野，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化之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化人

类学的历史性相遇，使现代文学具有了世界性的共同心理、理想追求、民族意识和文化品

格。“西学东渐”的影响没有“有效期”，只有“增值期”，它超越了狭隘的区域概念，

给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一种文化方法，以一种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的宏阔视野审视人

类文化。这种世界性的思想观念超越了种族、地域、语言和模式的局限，进而升华为一种

人文领域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 

20 世纪初，“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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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看似“不期而遇”，实则“殊途同归”，最终相得益彰，共同打开了现代文学的文化

人类学之门。当年，马君武先生翻译的《赫尔克一元哲学》，其中第一章的题目即为“人

类学”。不久后，《新青年》又刊载了陶慕恭对《人类文化起源》一文的介绍。这两篇文

本都涉及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观点。除《新青年》外，还有许多报刊，也纷纷围

绕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多维度的宣传与介绍。 

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人的觉醒”迅速发展。“人的发现与觉醒”

引领现代文化寻找自身定位。由此，生物进化论和文化人类学适逢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强大文化助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发表，从进化论的人

类观和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体角度，阐释文化人类学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五四”时期，非

常流行的“问题小说”便是在“人的发现与觉醒”中，体现出文化人类学的时代特征。茅

盾先生多次提出“真文学是与人类文化有关的文学”的理论观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

和认同。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位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学者，是

自觉践行文化人类学理论观点的开创性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最早具有世界观念的文化先驱。

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

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① 

在《人之历史》及《随感录·四十九》中，鲁迅从人类种族发生学的角度，深入研究

了人类起源及其系统，全面论述了现代人与未来世界存在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找到了一种观

察生活的视角和方式，也就是在考察中国传统文明的原始性中发现大众心理的“阿 Q 性”。

鲁迅以《阿 Q 正传》对文化人类学进行实践，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进行

考察与认证。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从民族的乡土性中跳跃出来，涵濡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

深入思考和表现中国现实生活的精神症候。不仅《阿 Q 正传》，鲁迅笔下的“未庄文化”、

描写“鲁镇年终大典”的《祝福》、吉光屯的“长明灯”、《药》里的“人血馒头”等，

共同构建了具有文化人类学特征的“田野文本”，以特有的忧患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

实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刻探寻。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议，将“鲁迅研究”提升为“鲁迅学”，

其学理依据是，鲁迅的作品和我们对鲁迅的研究基本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涉及中

国现代文学、哲学、美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

方面。其实，归根结底，真正综合性的“鲁迅学”就是一门完全可以用“民族学”来高度

概括的“文化人类学”。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不仅感到思想深刻，而且视角独特，

探究原因，就是其蕴含着具有人类学思想的文化逻辑。 

中国现代文学相遇“文化人类学”，是以群体面貌呈现的，这也使运用文化人类学视

角和科学方法来进一步推进传统式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极大可能性。郭沫若《女神》的

整体构思，就完全体现出文化人类学中神话主题与人类精神自由的关系，将革命浪漫主义

与人类学的传奇性有机结合；老舍通过《骆驼祥子》等“京味文学”，从民俗切入文化，

从文化探测心理，这是老舍以文化人类学探索国民性十分理智的选择；鲁迅、周作人笔下

的“浙东文化”、赵树理的“晋文化”、沈从文的湘西情怀、师陀的“黄河文化”、废名

                                                        
① 古耜. 鲁迅当年的中国梦[N]. 中国艺术报，2016-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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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荆楚文化”等，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谱系，树立起一块块既饱经风霜

又独具风韵的人类文化标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独特色彩

和个性图标，异彩纷呈地展现于“地球村”。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性相遇，使隐性的人类学在中国大

地上插上飞翔的翅膀，其奠基性的思想认识和方向性的文化价值，是中国文学具有开拓性

的历史存在。“西学东渐”有了相遇，有了开启，最终得以渐进，人类共通性的文学因子

和文化品性，逐步升华为复合式和整体化并拓展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价值的世界视野和艺

术神态。就此而言，深入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正在国内学术界

形成共识。 

在“文化人类学”与现代中国相遇与被接受的基础上，一路累积，一路传承，一路创

新，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经典作品，立足中国大地，面对社会现实，为人类提供了良好

的人性基础，“讲述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故事”，①在当代中国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史诗性篇章。 

第四节  “初始阶段”文化价值的涵濡奠基 

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所有新变革和新运动，都以先驱者传承

的整体性文化意识作为思想资源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世界上相互影响的思想文化，已

达成一定程度的契合。解志熙认为，“在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真正被联结为一个紧密的整

体，不管是现代化的地区还是尚未现代化的地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再能自足自存

了，而是休戚与共，生死攸关的。也因此，二十世纪世界各民族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接近，——或者相互影响，或者不约而同地达到某种契合”。②就此而论，中国现代文

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复杂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接受、思想传播与意识

升华相互“契合”且彼此相融的动态过程。因此，这种两者相遇契合形态的相融度产生出

初始阶段较为稳定的奠基性特征。“整个世界被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紧密关系，有效奠定

和开拓了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文学领域的根基与发展空间。其世界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人

类文化价值，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厚重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拓展了艺术创作的审美维度。 

恩格斯(Engels)曾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许多新变革，尽管其根源深藏于经济事

实中，但都以文化先驱的思想为其传达信息，并且以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的前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始阶段，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相遇，确切地

验证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观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多种思想文化以及“文化人类学”在

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注入了新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内涵。“文学作为社会意

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

这些变化。”③20 世纪初，随着引入西方思想文化并大力宣传的时代潮流，国人的文化视野

被迅速开拓，“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步传播，赋予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人类学性质

的整体眼光，打开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化之门。与此同时，“人的觉醒与发现”很好地引

                                                        
① 韩秉宸. 讲述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故事[N]. 人民日报，2016-4-10(7).  

② 解志熙. 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 唐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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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现代文化寻找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位置。文化人类学恰逢国人“文化先驱”自我意识的觉

醒，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股强大文化助力。 

中国现代文学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与应用，虽处于启蒙时期或初始阶段，但这一历史

性相遇，“尤其是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先锋们，更是自觉地突破狭隘的民族范围而思考一些世

界性的人类性的问题，反过来也往往从世界的、人类的观点来观察民族的局部的问题。”①

“初始阶段”这“一反一正”的契合相融，以螺旋上升的形式奠定了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

场域和根基。基础越牢固，影响越广泛，价值就越大。一条穿越时光的人文隧道，从这里

延伸开来，通向中国文学的世纪岁月。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②文化人类

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三重奠基性价值。一是思想启发的广阔性。20 世纪初，伴随着

思想文化领域“人的觉醒”，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步传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

得到有效激活，赋予中国文化先驱者具有人类学性质的整体视野，世界文化之门在中国文

学场域被一步步开启，使古老中国的民族思想获得了广阔的世界观。二是文化认同的深刻

性。新鲜的未必是深刻的，而深刻的一定具有认同转化的再生观念。世界文明与古老的中

国传统文化相认同并逐渐转化后，物理意义的思想观念产生出化学性质的时代反应，东西

方文化有机涵濡的深刻性由此进一步显现。这既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人类

学视野的长远眼光，也为文化人类学思想的“中国化”开创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社会认同。

三是与时俱进的空间感。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事物发展的高度，思想文化的价值决定了

与时俱进的空间。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普适价值，一经中国大地的涵濡接受，很快就拓展了

与时俱进的空间。活力四射的人文因子，生生不息，气象万千，世界性的框架和人类化的

肌理，融入东方人文的血脉，不断碰撞出思想火花并持久燃烧。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空间，

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并书写着世纪进程的生命宣言。可以说，

文学“文化人类学”的立体化建构，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人文趋势，这一趋势在新中国，尤

其是 21 世纪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

力正随着人类学视域的拓展，呈现越来越强大的精神气场和时代意义。 

与其相识是我们的缘分，与其相融是时代的语境，与“世”共存是人类的“容颜”。 

                                                        
① 解志熙. 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② 叶廷芳. 文学当助人识己[N]. 人民日报，2017-11-14(23).  




